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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弯腰的人，ta们是一个物种。ta们甘于示
弱，善于顺从。ta们听话，俯首，委身，疲惫，沉默,埋
头苦干不问它事…为活着而苟同。一根被风吹弯了腰的
草芥，再不能伸直。——我就是在说我——秦晋 



 
        整个美术馆的墙面上用骨头粉笔画出米勒的
《晚钟》局部，一个女人，一个篮子，一把锄头。这些

作品的呈现将围绕法国艺术家让·米勒的油画《晚钟》，
诉说着艺术的信仰。 
        用骨头表达是用自己说话，骨头表达的就是自
己。使用盆骨是因为盆骨对于女人是有特别的含义，像

一个篮子，盛着新生命。盆骨有种器具感，更接近表达

女人在生命中的角色。 
       展览期间观众可以在墙面上画，与作品产生互动。 



 
        装置作品《二十九年八个月零九天》是用艺术
自我治愈，如果生活中遇到问题无法解答，艺术家就用

艺术来解决。作品中包含很多隐喻与力量，表达普遍的

心理感受。 

 



 

 
 



OCAT西安馆夏季展览——秦晋 “用骨头顺从，用皮
肉示弱” 
 

 
        2015年6月6日至8月9日，OCAT西安馆将举办
夏季展览“三个关于时间和生命的项目”,该题目是由中
国当下针对艺术的一系列话题启发而来。一直以来艺术

家都在探索生命中强调人类存在的伟大议题，然而近些

年来中国不少艺术家的作品开始追问“时间”及“生命”；
他们做出的回应或许是由今日的生活节奏沉淀而来，同

时也是在更加物质化的世界里寻找意义。任戬、秦晋和

郑国谷用各自独特的方式，投入了不成比例的时间来寻

找生命中关于时间的答案。 



 
《二十九年八个月零九天》，2009年，多媒体装置、衣
物、单通道彩色录像，6分17秒，尺寸可变 
 
秦晋  
“用骨头顺从，用皮肉示弱” 
 
开幕时间：2015年6月5日下午4时  
 
        秦晋的作品营造出的是一个极其私密且感性的
空间。展览“用骨头顺从，用皮肉示弱”所呈现的是以艺
术家2014年完成的首个大型影像装置作品《白沫》为中
心的影像世界。影像也被作为核心元素使用在她的两件

装置作品中：极简主义风格的影像及装置《二十九年八



个月零九天》（2009年），以及2012年开始的彩色绘画
装置《握住我的盆骨》。 
 
《

白沫》，2014年，3 频彩色录像，30分48秒  
 
        生命与神秘事物之间的关系以及命运这个概念
是秦晋创作的核心。这在她于 2014 年完成的最新影片
《白沫》当中得到了突出的体现。迄今为止，秦晋的作

品形式多样，媒材各异，但她通过影像找到了最擅长的

表达方式。她的装置作品《二十九年八个月零九天》(2009) 
包含一件有力的影像作品：秦晋拍摄了自己在三年时间

里熨烫各种衣服的画面，以及自己用几百个小时站在一

个昏暗的房间里熨烫衣物的行为。影片中，她将发烫的

熨斗耐心地压过每一件衣服；那些衣服经过长时间的压

力和温度作用被熨得平整而光滑，就像被烤得又焦又脆



的华夫饼。该装置作品还使用了透着幽怨气息的衣服实

物，影像作品作为整件作品的其中一部分来呈现。 

 
《握住我的盆骨》，2014年，多媒体装置，粉末颜
料浇铸，三维墙上绘画，单通道彩色录像，109分钟  
 
        “秦晋的诸多作品也是现代人寻求安宁努力中
的一种，但直到《白沫》她才似乎把营造不安和控制不

安所需要的所有能量聚集起来，影像完成了一次对个体

生命的完整祭祀。这部长度不足40分钟的多屏影像作品
耗去了秦晋近三年的时间，不过从最后呈现给我们的效

果看这个时间似乎是合理的。这部近似自传性的作品描

述的是一个有关母亲和女儿的轮迴故事，人、年与儿童

构成了一个隐喻性的时间结构，它们由一些既密切关联

似乎毫无交结的温情场景和记忆断构成，除了儿的旁表

明了这个故事的第一称外，两个人物角色间的复杂情感

和关系都是通过各种寓图像和空间符号的组合完成的

(如寓意生命无常的海浪、飞蛾和寓意安宁、死亡的床榻)。
它的镜像编写方式是反叙事和碎化的，故事以三视频同



步方式放映，构成了种幻影式的时间蒙太奇，也成为这

部作品最独特的镜头特技。 
 
        故事没有开始和结尾, 每个镜头单元几乎都是
独立的，除了首尾的旁白和最后的音乐，影片节奏缓慢、
宁静得像一部默片，当然，它有时也炫技般地用特写刻

划皱纹、遗书、飞蛾和泡沫， 唯恐 ‘拉菲尔前派’式的
唯美镜头和剧情隐去了它真正的主题。平行或不断闪回、

切换的镜头使记忆与失忆的错乱感觉得以呈现，也使作

品的空间具有了《去年在马里昂巴徳》一样的诡异性。
对这部作品而言,‘泡沫’这个贯穿作品始终的隐喻意象
(海浪、水滴和洗澡液的泡沫)既是唤起记忆的视觉符号, 
又像是某种灵媒，为这部作品营 造了一种无法捉摸、挥
之不去的幻灭感。” 
        ——OCAT深圳馆及OCAT研究中心(北京馆）
执行馆长 黄专 
	


